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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熔铸心声的歌剧佳作一部熔铸心声的歌剧佳作
□□靳文泰靳文泰

建军题材的各类文艺创作有很

多，但以歌剧体裁进行创作，《八一起

义》当属首次。事实上，对于这样一段

背景深厚、宏大且对中国革命事业起

着至关重要作用的历史事件，想要以

歌剧艺术的方式来进行相对完整、清

晰的呈现，挑战确实很大。因此，江西

省歌舞剧院选择王晓岭、栾凯、黄定

山等具有军旅背景的艺术家，组建

编、曲、导的核心创作团队，显然是希

望借由创作者对于军旅题材的熟稔，

从源头上确保作品的“军风军貌”。另

外，对于剧院而言，选择这部本土题

材，更属主动担当、责无旁贷。

民族歌剧《八一起义》没有按常

规的舞台戏剧结构分幕分场，而是将

全剧分为12个篇章，以繁体字“壹、

贰……”的形式来标识。各篇章演出

时长不尽相同，具体根据表现的内容

而定。全剧按时间顺序进行情节安

排，却并不围绕单一的人或事展开。

各篇章内容相对完整独立，篇章之

间也不追求必然的戏剧矛盾关联，

但是均与最终的目标，即“打响武装

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息息

相关。事实上，在两个小时的时长

里，需要交代的巨量史实信息如果

全用剧情来表现，是很难做到的，但

若不交代清楚，又有可能影响剧情

的衔接和观众的理解。为此，导演运

用正投的字幕以及画外播音解读作

为补充引导，让作品具有了突出的记

录式文献风貌。

作为一部革命历史题材剧，该剧

主创却尤为注重通俗化、当代化的表达。这点首先体现

在唱词的写作上。编剧王晓岭几十年深耕于军旅和歌

词创作，积累深厚。比如合唱《怒火在风雨中燃烧》：“冷

风呼号暴雨浇，血流干，头颅抛，交出枪的那一刻，共产

党成待宰羊羔……”再如合唱《冲锋冲锋》：“冲锋冲锋，

冒着炮火，冲锋冲锋，踏着血泊，冲锋冲锋，攻无不克，

冲锋冲锋，势在必夺……”这些歌词简洁明快，充满着

一种不屈不挠、气贯山河的威武阳刚之气。

剧中还对周恩来、邓颖超的爱情进行了较突出的

刻画。其中有两个唱段很具代表性。一是邓颖超的独唱

《每次见面都是别离》：“纵然这世间纷纭的错对，面对

着人生无言的面对。时光在搁浅，岁月在流转，洗面的

泪水，难消的块垒，何必让自己痛苦的轮回……”还有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对唱重唱《相伴一生》：“擦过我的

肩，你与晚风，那是知心感应心灵；凝望我的眼，你与星

空，那是力量彼此支撑……”这两个唱段的唱词写作，

都似有意避开戏剧人物的明确指向，特别是前者，表达

相当地朦胧写意。音乐创作上，两首曲也更偏重通俗流

行的曲风。其中后者在旋律线和情绪上都与歌剧《沂蒙

山》中《等着我亲爱的人》相近，并在剧中安排了三次完

整演唱。主创者应是期望将其打造成一首能够推广普

及的独立曲目。当然，作为歌剧中的唱段，其在剧中不

同情境中出现三次，是否完全契合戏剧表达的要求，还

需再作进一步打磨、考量。

由于剧中所有叙事性、陈述性的情节部分基本以

对白表达，所以每一篇章基本上是在叙事性的对白前

后安排合唱或人物唱段。合唱的功能有叙事也有背景

烘托，而独唱或重唱绝大多数为抒情性、旋律性很强的

咏叹。比如此前所举代表周恩来与邓颖超情感的唱段；

还有一些与戏剧情境相关的咏叙性唱段，如周恩来的

《拿什么拯救苦难同胞》《我在等待这一刻》，毛泽东的

《枪杆子，命根子》《光明的前程》，贺龙的《我的入党志

愿书》等。剧中，主要人物毛泽东、周恩来、贺龙等的音

乐形象塑造都借助了来自其出生地的戏曲或民歌素

材，确保了该剧的民族性基调。剧中对白占比较大，音

乐有时会因此而中断，这就更凸显了各篇章主要唱段

的独立性，并且绝大多数唱段都以强势收尾，令每个篇

章都会有一个音乐高潮。这样的音乐结构对指挥是较

大的挑战。王燕以丰富的经验，执棒年轻的南昌交响乐

团，出色地完成了演奏任务。

该剧大气磅礴的舞台与题材相吻合。车台、台阶、

道具、多媒体等的综合运用，在视觉上追求着具有年代

标识的历史纵深感。印象最深的场景是开篇，“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后，周恩来悲愤交加，配合着《拿什么拯救

苦难同胞》的悲愤咏叹，舞台前纱幕底部投影出奔腾如

浪的鲜血，不仅代表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政变中牺牲的

共产党员的宝贵生命，更揭示出党在当时所面临的血

雨腥风的严酷形势，醒目而震撼！第“肆”篇章，贺龙、叶

剑英、叶挺等在九江甘棠湖商议起义，景芸等女兵在芦

苇荡中划着小船穿梭，这一场景以及由景芸领唱的女

生小合唱《甘棠湖上歌儿飞》：“湖光美，鱼儿肥，甘棠湖

上歌儿飞，飞过山来飞过水，浪打船帮声声随……”无

论是唱词还是歌谣风的清新音乐，都容易让人联想到

民族经典歌剧《洪湖赤卫队》中《洪湖水浪打浪》的画

面，是否可以理解为向经典致敬之意？

作为一部歌剧，是很难想象其中一位角色是“哑

巴”的设置的。剧中的哑巴与景芸是恋人，最后为革命

双双牺牲。歌剧是开口的艺术，“哑巴”由一名舞蹈演员

担任，也是导演黄定山根据剧院的自有条件因地制宜

的安排，足见其大胆和创新。合唱由南昌师范学院音乐

舞蹈学院担纲，舞台上的表演阵容除外请的声乐演员

外，基本是剧院自己的舞蹈演员。剧中，院长杜欢饰演

毛泽东，其他十几位有名有姓的角色则均为外请。如饰

演周恩来的石倚洁、饰演贺龙的杨小勇、饰演邓颖超的

王丽达等都是目前国内活跃在一线的歌唱家。有几位

外请演员的戏份不多，如黄训国饰演的陈延年，在剧中

只出现一次、咏叹一首。外请的歌唱家们都有各自拥

趸，往往开嗓就会赢得非常热烈的掌声。

《八一起义》的首轮演出在南昌观众热烈的掌声中

落下帷幕。应该说，从该剧的创作中，我们既看到了红色

经典民族歌剧如《洪湖赤卫队》《江姐》等对其的影响，又

感受到了创作者根在艺术上进行的全新尝试和探索。未

来，以此剧的创作演出为契机，江西省歌舞剧院工作的重

中之重，或许是应尽快组建、培养，并在演出中锻炼自己

的声乐表演队伍，进一步丰满剧院的专业羽翼，从而创

作演出更多好的歌剧作品。

（作者系《歌剧》杂志执行主编）

以1927年南昌起义为背景，展现中国共

产党在重大历史时刻的决策过程和勇敢斗争

的歌剧《八一起义》，可谓一部优秀的原创民族

歌剧。作为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

事件，八一南昌起义过程复杂、人物众多，要想

在有限时间内对其进行全面概述确实是一个

艰巨的挑战。编剧王晓岭与导演黄定山等主

创，倾注全部的创造热情，以高度的责任感，为

观众展现了一幅动人心魄的历史画卷，成功塑

造了革命领袖人物的英勇形象，进一步拓展了

歌剧艺术表现的边界。

乔羽先生在谈到民族歌剧创作时认为，它

最好能做到既是继承的又是发展的，既是民族

的又是时代的。该剧即是如此，全剧通过打开

民族民间音乐的丰富宝库，运用当代审美意识

进行全局观照，洞察民族气质、审美偏好与文

化心理，构建起一个易于理解且深受欢迎的民

族歌剧作品，在艺术上实现了令人称道的创新

和探索。笔者姑且从“三声”，即枪声、歌声、心

声三个角度来总结笔者的观剧感受。

“枪声”彰显了该剧的“战争味和火药味”。

全剧通过各幕次的叙述和音乐表现，将打响起

义第一枪之紧迫危急的时代氛围和革命者不

怕牺牲的勇敢精神贯穿始终。那一声枪响不仅

是起义的信号，也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

革命的决心。从序曲开始，历史画面和字幕就为

观众营造了革命即将爆发的时代氛围。随着钟

楼的大钟敲响和接下来的合唱《怒火在风雨中燃

烧》，观众可以感受到革命者们对民族苦难的深

深同情以及奋起反抗的决心。周恩来的《拿什么

拯救苦难同胞》进一步刻画了领袖内心深处的悲

愤和对革命的迫切期盼。第三幕中，景芸的独唱

《我要枪》展现了其参与革命并准备作战的坚定

意志，个体的勇敢姿态与集体行动相辅相成、相

互呼应。第十一幕中，起义消息泄露，周恩来等革

命者迅速决断。曲目《凌晨两点准时出击》透过

歌词传达出起义行动加速推进，增添了打响第

一枪的紧迫感。此外，第十幕中朱德宴请敌军指

挥官，以及后续赵福生向敌军告密等情节，也对

起义前夜的紧张情绪进行了艺术再现。“按时起

义”的口号和最后周恩来果断地扣动扳机，都有

力展现了革命者的希望和信念。最终，三声清脆

的枪响和激烈的战斗场面之后，剧终曲呈现了

起义成功后革命者对未来的展望。

“歌声”体现了该剧的“歌味、人味、情味”。

“歌味”体现在该剧贯穿始终的歌剧思维中。全

剧用41首曲目体现出“音乐性的戏剧”和“戏

剧性的音乐”之艺术品格。从中，我们还看到了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和可爱，感应到

了时代的紧迫呼喊，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觉

醒、信念以及人民对党的爱戴和支持。戏剧创

作中，为人物赋予深刻的个性与生命力至关重

要。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中，尤其需要遵

循这一艺术创作的普遍规律。在革命史诗的叙

述中，领袖人物不仅是推动历史进程的关键力

量，他们的命运更是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

紧密相连。因此，在此类题材的文艺作品中，创

作者在再现革命斗争场景的同时，还要赋予领

袖人物形象以鲜活生动的艺术表现，在历史

真实和艺术想象之间做到平衡。该剧中出现

的20多个角色，大多是有史可查的真实历史

人物。作品不仅成功塑造了毛泽东、周恩来、贺

龙、邓颖超、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

艺术形象，还十分注重利用歌剧的优势，通过

音乐的力量加强领袖人物的情感表达，更加生

动地表现他们的独特经历和个性，使角色的内

心戏更加深沉动人。比如毛泽东的运筹帷幄、

周恩来的坚定与审慎、贺龙的果敢与转变、邓

颖超的支持与牺牲等，都借助适当的场景和音

乐得到了充分展现。“情味”则体现了这部作品

的人性关怀。剧中，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二重唱

《相伴一生》，表现了他们之间的美好爱情和相

互扶持，彼此间的深情让人感到温暖，看到希

望。哑巴和景芸的爱情也十分纯真。他们之间

没有言语交流，却通过眼神和行动表达出对彼

此深切的情感。他们的爱情让观众得以感受到

战火纷飞中人性的温暖。这些爱情线使得剧中

角色更加立体饱满，更能引起观众共鸣，使作

品充满了人文关怀。

“心声”是这部剧的“言外之味”，即江西戏

剧人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决心和勇气。该

剧的成功不仅得益于江西文化和宣传部门的有

力支援，也是江西省歌舞剧院不懈努力的成果。

虽然该院在转制后面临演员匮乏、缺少资深创

作者等困难，但在艺术探索的路上，他们从未止

步。该剧就是在杜欢院长的带领下，大家边完善

初始剧本边寻求资金支持，最终在众多艺术家

的协力下打磨而成的。正是这种坚毅前行的“心

声”转化为了整个创作团队的凝聚力与战斗力。

当然，一部新作难免还会有不尽完美之

处。如演员的表演仍有待进一步加强和深化。

此外，角色间的互动和关系发展也需要更富有

层次，以增加剧情的动态性和戏剧张力。相信

经过打磨后的《八一起义》必将在中国歌剧史

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作者系《中国戏剧》编辑部副主编、副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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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百年了，对八一南昌起义这一伟大

历史事件的描述与赞美，以不同的艺术样式，

多次再现于舞台、银幕和荧屏之上。近日，大

家对于最新歌剧《八一起义》（江西省歌舞剧

院等单位创作演出，黄定山任总导演，岩奇、

王晓岭、黄定山编剧，王晓岭、岩奇作词，栾凯

作曲，王燕指挥，周丹林任舞美设计，胡耀辉

任灯光设计）怀着很大的期望——期望着它

给我们和我们的新时代带来崭新的创造。

崭新的创造真的出现了，令人兴奋，令人

赞叹。

那就是全剧架构中“三角形的文化意

识”。鲁迅先生说过，“生命的路是进步的，总

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向上走，什

么都阻止他不得”。在“三角形的文化意识”

中，三角形是稳定的象征，是庄重的联想，是

诗歌的意象。譬如，将其（包括精神的三角

形）放在一个独特的形式中，我们才发现，诗

的意象隐匿在其独特形式中，呈现出完美的

图形、最稳固的图形……其所呈现的意象似

乎更有诗意，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更让人

思索（参见《三角世界：三角形的文化意识》）。

在该剧中，最突出的“三角形的文化意

识”就是人物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设置：主人

公周恩来与重要角色毛泽东（紧随南昌起义

之后，他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邓颖超，构

成了全剧最重要的三角形架构。

八一起义前，周恩来未曾与毛泽东见过

面呀！

须知，这是戏剧创作，这样的戏剧性虚构

是合理合情的。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

二”反革命政变以及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

革命政变后，中国共产党人无不悲愤之至。

没有自己的军队，革命者必然任人宰割。怎

能避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在1927年召开

的中共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枪杆

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论断（尽管这是在八一

起义后六天，但是一种思想的形成，无法要求

其明确是哪一天），这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

严峻的历史关头，产生的巨大醒悟和对真理

的发现。这也是剧中毛泽东、周恩来二人在

八一起义前夕会面时，于二重唱中共同做出

的“我（你）去农村，发动农民起义，我（你）在

城市组织军队武装”历史约定的基础。凡是

创作历史剧（不是古装故事剧），历史是素材，

戏剧是创作，符合历史情势、趋势、态势的虚

构是必不可少的。剧作家在创作历史剧时，

理应顺逆双向观察、研究历史，才能打开视

野，进行自由的创作。毛泽东、周恩来长达半

个世纪的思想交汇与生死友谊，以及南昌起

义与秋收起义的相继爆发，难道不正是这次

见面的合理基础吗？周恩来与邓颖超的三次

会面同样如此——那不正是诗意的、象征的、

庄重的、美好的“三角形文化意识”的体现

吗？那些革命的前行者，在艰难探求的困苦

时刻，其“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愿望是多么

强烈！毛泽东与周恩来、周恩来与邓颖超的

相见、相悦、相约，不正是历史的渴望吗？他

们的相通、相知、相鸣，不正是“神之听之，终

和且平”（《诗经·小雅·伐木》）吗？更重要的

是，剧中这各三次的会面，正就是全剧的总体

架构，使该剧历史含蕴的现代表达成为崭新

的创造。请看——

毛泽东、周恩来的第一次会见是在码

头。码头象征着历史新阶段的开始，毛泽东

唱出的“枪杆子，命根子，枪在手，命根旺”正

是全剧“八一起义”的思想根本，是所有错误

观念撼动不得，强敌推动不倒的根本，是周恩

来由衷赞同、坚定践行、奋斗半个世纪“发烫

的真理”。他们二人发自内心的“击掌约定”

宣告了真理之根扎入了历史的土壤。二人的

第二次“会面”（心灵的沟通）则成为了八一起

义成败的关键。张国焘以共产国际和中央的

名义阻止起义。怎么办？他们不约而同的二

重唱“风雨启程，这是历史的约定。雷火启

程，这是人民的约定”。这两个“约定”是前面

那个“击掌约定”的深深探寻，决定着起义胜

利的不可动摇。

毛泽东、周恩来第三次“会面”（共同的心

声）时，起义被迫提前两小时，此刻，是功败垂成

抑或大功毕成？“曲34”“曲35”虽然是毛泽东、

周恩来各自的独唱，但却是其各自赴汤蹈火

的信心和决心的应答——毛泽东鼓舞周恩

来：“击掌约定，让镰刀锤头砸碎旧世界，那时

我们再相逢”；周恩来像丹柯那样高高“举起”

自己的决心：“我愿用生命谱写，新世界的凯

歌。”当演员用高调强音的“凯歌”回复毛泽东

那句“相逢”的期待时，观众的心与主人公的

满腔热血一起沸腾起来，时代滚滚向前的巨

大历史洪流，让整个剧场汹涌澎湃。

如果说毛泽东、周恩来的三次会面是八一

起义伟大历史事件成功的支柱，那么周恩来、

邓颖超的三次会面，则是主人公与妻子美好

内心世界的诗意描绘，更是革命与爱情在铁

与火中的锤炼。邓颖超曾经回忆，周恩来直到

“要离开武汉的时候，在晚饭前后才告诉我，

他当晚要动身去九江……我们只是在无言中

紧紧地握手告别……每次的生离，实意味着

死别呀！”（《周恩来传》）这就是剧中邓颖超的

台词，“我永远在你身后，等着你”的含蕴。正如

她在诗意盎然的独唱里说的，“用最初的心，走

最远的路，破碎就破碎，完美终完美”。这是指

二人钢铁的意志、赴死的决心、忠贞的气节、美

丽的爱情和相互的信任。他们在二重唱《相伴

一生》中唱到，“擦过我的肩，你与晚风，那是

知心感应心灵”“凝望我的眼，你与星空，那是

力量彼此支撑”，这就是革命与爱情的交融。

“你与晚风”与“你与星空”不正是爱人心中

的爱人吗？不正是诗意中的诗意吗？

周恩来与毛泽东、邓颖超一共六次的精

神交流，都发生在南昌八一起义的关键时刻，

都是在关乎革命成败的紧急关头、决定人生

向何处去的岔路口，都在“音乐、诗歌、戏剧”

的特殊形式中运用“三角形的文化意识”，生

动而又鲜明地塑造了他们在伟大历史事件中

的光辉形象。

《八一起义》要描绘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

原因、过程和结果，为何却要着意强调友谊与

爱情呢？“谁要从历史中取消个人就让他去取

消吧……”可是，从历史中根本就不可能取消

个人，“否则他就连历史本身也和个人一同取

消了”（见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更

何况，戏剧就是要塑造人物形象的，观众来看歌

剧，就是要看主创是怎样用音乐等元素在剧场

塑造人物形象的，而不是来看历史教科书的。

苏珊·朗格说，音乐“表现着作曲家的情感想象

而不是他自身的情感状态，表现着他对于所谓

‘内在生命’的理解……”该剧就是这样运用

“三角形的文化意识”，成功表达了主要人物的

“内在生命”，表现了他们内心世界的丰富性、

复杂性、多样性和多向性。

即使是局部，也可以看出“三角形的文化

意识”在该剧中的巧妙运用。“贺胡子”与景芸

及哑巴，这是历史的肌理：许克祥杀害无数老

百姓，使得景芸失去了亲人，被迫“偷”枪造

反，投奔“贺胡子”。八一起义中，她和爱人哑

巴先后壮烈牺牲……八一起义的成功，是由

像景芸、哑巴这样众多革命战士用献血凝结

成的。张国焘及其背后共产国际、临时中央

的出现，几乎要把这次伟大的历史行动破坏

殆尽。主人公及众领导的六重唱《第一次拍

了桌子》，成为全剧最具戏剧性的歌剧场面，

并与后面毛泽东的坚定信念“中国人四万

万……遍地干柴等待星火……”，陈延年壮怀

激烈的高亢独唱“我用献血呐喊，我用生命怒

吼，同志们拿起枪，一往无前去战斗！”，共同形

成了极富冲击力量的“三角形”。即便是在吃

鱼的细节上，也显示了“三角形”的美。剧中，

叶剑英、叶挺和贺龙唱道：“一个汪精卫，一个

张发奎……大鱼吃小鱼，他们想得美，宁汉已

合流，蒋汪一条腿……”三人为何能如此诙谐

地描绘八一起义前夕极其危急的政治军事局

面，皆因他们成竹在胸、全局在胸、英气在胸。

这又是一种“三角形”的美，即明末清初剧作家

黄周星所强调的“诗有别趣”。“趣”就是美，他一

语说透：“凡属有情……无非趣事。知此者，可

与论曲”（见《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

以上，仅仅是对该剧的架构中显示的“三

角形的文化意识”进行了粗陋探讨。作为主架

构的“三角形”与局部架构的“三角形”相互叠

加、勾连、交叉，其自然，巧构，令人不禁赞叹。

其他部分，如音乐中的序曲，不仅具备独

立性、动作性和戏剧性，对全剧更具有高度的

艺术概括性。从衔枚夜行到曦光初露，再到

奔腾浩荡、洪流东去……煞是壮美！再譬如，

灯光对历史画面的凸显，其明暗对比总是显

示着历史巨变的大气磅礴；又譬如，一只邮

筒、一组交通信号灯、几根电线和缆绳，就勾

画出民国时期江边码头城市的风格；而修复

涂家埠大铁桥，剪影与明暗的交替显示、众人

上下劳作的大画幅以及两个巨大的正方形的

桥栏所包含着的八个三角形，亦寓藏着：历史

顶天立地的建构，正是人民的创造。

当然，所有崭新的创造都有待于继续精琢

细磨。八一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人民军队的

伟大开端。该剧由97年前的那声枪响，指挥着

歌剧的音乐，用“三角形的文化意识”艺术地解

读那段伟大的历史，表现创造历史的伟大的

人。这是非常值得我们予以称赞的创造。

（作者系剧作家、戏剧评论家）

从1933年战士剧社排演的四幕话剧《南昌暴动》（又称《八
一》），到新中国成立后话剧、京剧等不同艺术类型的“同题”创
作，八一南昌起义这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
争的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始终是文艺创作重返历史、与时代共
振的重要选题。日前，由江西省歌舞剧院等单位创演的民族歌
剧《八一起义》，再度以崭新的歌剧艺术形式、强有力的历史叙
事和情感饱满的人物塑造，重新切入并找到了打开这一历史题
材创作的新视角、新方式与新格局，亦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
民族歌剧创作提供了新经验、新路径。本期特邀业界专家学者
围绕该剧的创作创新进行深入探讨。

——编 者

责任编辑：路斐斐
2024年3月22日 星期五专 题


